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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在浙江金华地区的昆腔 , 是昆山腔流传至金华一带的一个支派 , 唱工不像

正昆那样严谨细腻, 洛地先生在其 《戏曲与浙江》 中将其称为“草昆”。

有关金华昆曲的情况 , 吴新雷先生主编的 《中国昆剧大辞典》 如是记载:“金华

昆曲, 亦称‘婺州昆腔’、‘金华草昆’, 系昆山腔支流。流行于旧婺州 ( 金华) 、处

州 ( 丽水) 、衢州、严州 ( 建德) 府属各县。前辈艺人传说, 金昆为苏州昆腔艺人因

避兵灾 , 逃转金华 , 带来传播。清道光十九年 ( 1839) 前已很盛行 , 班社多达二十

余副, 称为‘金昆大班’, 影响由浙西远及浙南。⋯⋯至民国初年尚全存黄金玉 ( 金

华) 、徐春聚 ( 浦江) 、钱春聚 ( 义乌) 、蒋春聚 ( 金华乡下) 、周春聚 ( 衢州) 、方春

聚 ( 建德) 、胡春聚 ( 金华) 、何金玉 ( 义乌) 、金联玉 ( 义乌佛堂) 、蒋金玉 ( 金华

马门头) 、北金玉、金聚玉、周春玉、 ( 浦江通化乡) 等十四副大班。⋯⋯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夕 , 仅剩下何金玉挣扎苟延。最后于 1951年 , 勉强拼凑行当 , 演出几

场 《白蛇传》 作为最后的‘伙食戏’后, 自动解体, 从此金昆湮没。”1

吴新雷先生还在 《浙江三大昆曲支派初探》 一文中这样评述金华昆曲 : “浙江

是昆曲兴起后最先广为传播的地区。自清代乾、嘉以来 , 在宁波、金华、温州三地

出现了当地土生土长的演员组成的昆班 , 形成了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通俗化的‘甬

昆’、‘金昆’和‘永昆’三大支派, 主要在农村乡民中流传 , 搭草台演出 , 有‘草

昆’之称。至今, 宁波昆曲已消亡, 金华昆曲和温州昆曲尚有余脉。”2

那么 , 这金华昆曲的“余脉”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随着最后一个职业金昆班社

何金玉在 1951年的自动解体, 历史上存在过的职业金昆戏班已全部解散 , 但是因为

金昆在民间影响颇广 , 它在农村的业余活动一直以来其实不绝如缕。金昆的农村活

动中心有两个地方 , 一为兰溪 , 二为武义。兰溪农村中的昆腔业余活动主要以坐唱

班和太子班形式存在, 建德新叶村昆班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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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叶村昆班在 《中国昆剧大辞典》 中有如下记载 : “新叶村属建德县寿昌区唐

村乡管辖, 该村有三千多户人家, 原是金华昆班的流播地区。村上有个昆腔坐唱班 ,

叫作‘义庆会’, 具有比较长久的演唱历史。1931年间, 曾聘请徐春聚昆班的艺人来

村上教戏。解放后从兰溪伍家圩昆腔班购得一批戏装道具 , 在 1958 年成立了新叶昆

剧团 , 戏码有正目六个 , 折子戏二十多出 , 演出于建德和兰溪等地的农村 , 颇得观

众好评。1965年解散, 戏装在‘文革’中被毁。郑西村在 1985年 7月曾去访问, 写

出调查报告 《浙西金华建德一带流传的昆腔》。”3

笔者近年去建德新叶村采访了还健在的老艺人叶昭标和叶昭耿 , 本文拟根据实

地调查所得的资料, 尽可能平实地记叙新叶村昆班的兴起、发展和消亡。

一、新叶昆班发展简史

( 一) 坐唱班时期

坐唱班为金衢严旧州府所属农村小集镇的农民和小商贩自娱自乐的演唱组织 ,

又称十响班、锣鼓班。一般由十人组成 , 少则九人 , 多则十二人。有笙、琵琶、笛

等管乐 , 大多由自然村组成 , 学唱大多在晚上 , 活动以本村本乡为主 , 参加庙会斗

台时例外。4坐唱班参与者冬春农闲学练, 逢节日或盛会时演出, 而且老百姓家逢诞

辰等喜事有请戏班助兴的习俗 , 所以也会有这样针对单个或者若干家庭的助兴庆祝

演出。他们素衣便服 , 不化妆 , 表演时也不登台。新叶村的坐唱班名叫义庆班 , 也

叫义庆会 , 出现时间已不可考。据 《兰溪市志》 ( 1988 年) 记载 , 明末 , 昆曲开始

在兰溪一带流行 , 有明确记载的只唱昆腔的坐唱班多达十二副 , 比如乾隆时期有金

家班。 《建德县志》 ( 1985 年) 中也有关于建德知识界组织的“寿昌昆曲清唱班”

的记载。所以 , 新叶村一带习唱昆曲的风气一向颇盛 , 据新叶村昆曲传人叶昭耿老

人回忆 ,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 附近的上吴方、李村等村落都有坐唱班 , 各村之

间的坐唱班之间也经常进行相互的艺术交流。比如新叶村的坐唱班曾经聘请附近的

上方村的方初明 ( 工花旦) 、方旭根 ( 工正旦) 和方明根 ( 工老生) 等人来村中教授

拍曲 , 其中方明根为半职业艺人 , 曾经参加过职业昆班 , 拍曲地点设在村里的宗祠

之一旋庆堂。由于新叶村坐唱班的演出水平较高 , 还经常被邀请到其它各村示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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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二) 太子班时期

太子班大多由坐唱班发展而成 , 区别是坐唱班坐着清唱 , 太子班则上台表演。

班内有严格的纪律制度 , 一经加入 , 不准沾染吃喝嫖赌等恶习 , 专心学戏 , 故受到

多数家庭的拥护 , 家长们很乐意送孩子入班学习。太子班和坐唱班一样 , 都是农民

自娱自乐的组织 , 所需经费大半由宗族支付 , 小半由参与者分摊。据现在村里的老

人们回忆 , 参加太子班的人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家庭财力 , 因为必须支付戏服、化

妆等费用 , 所以参加者往往是乡村中的富家子弟 , 被视为“太子”, 故有太子班之

说。但到了后来, 往往只要爱好唱昆曲, 并有一定的演出能力, 就能加入。

新叶村太子班的第一代艺人大约有十二人 , 据老艺人回忆 , 教唱的教师和教身

段的教师不是同一批。上吴方村庙里原有老昆剧班 , 教唱的是上吴方村的老师。教

身段的老师请的则是徐春聚的艺人。这些人是从原坐唱班中相对有较高演唱水平的

子弟中选拔出来的。现在这批太子班艺人大多已经故去 , 只有年龄最小的工小生的

叶先戴在世, 现年九十六岁。这个班的首演时间为 1931年, 地点为村中旋庆堂所设

的戏台。

在这个阶段的演出过程中 , 由于金昆剧目演出时要求场面热闹的特殊性 , 往往

需要比较多的场上人员 , 十二个人常常不足以支持正常的演出。于是 , 第二代太子

班艺人的选拔和培养就显得颇为迫切 , 于是第二代艺人没有坐唱班的经历 , 是直接

进入太子班的。第二代有将近二十人 , 和第一代艺人大约相差十五岁。其中叶昭奎

工正旦 , 擅演折子戏 《吃糠》; 作旦叶昭耿 , 后也演花旦 , 为新叶村昆班的重要演

员, 擅演剧目有 《断桥》 和 《雪里梅》; 还有老生叶昭元、二花脸叶昭标、小花脸叶

昭勤等 , 现在世的演员只剩下现年八十四岁工花旦的叶昭耿和现年八十一岁工二花

脸的叶昭标。在当时 , 这批演员因相对年轻, 扮相漂亮 , 到 1937 年就已经基本取代

第一代演员 , 成为舞台上的主力。他们经常演出的剧目有 《折桂记》、 《金棋盘》、

《通天河》、 《火焰山》、 《九曲珠》、 《白蛇传》 和 《花尾龙》 5等十一个整本大戏以

及 《雪里梅》、 《石洞伏虎》 等折子戏 , 甚至曾经把这些剧目连续演出五天六夜。偶

尔也演出 《糟糠》、 《寄子》、 《刺虎》 等我们比较熟悉的折子戏。但是现在一般的

昆曲观众最熟悉的 《牡丹亭》、 《长生殿》 等剧目 , 因为情节、场面不够热闹 , 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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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观众的口味, 新叶村昆班基本不会演, 当然也从不演。

值得强调的是, 这时新叶村昆班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

前台十二人 , 有花脸 : 大花脸、二花脸、小花脸 ( 实际为丑) ; 生 : 老生、小

生、老外 ( 兼末) ; 旦: 老旦、正旦、花旦、作旦、彩旦、贴旦 ( 应有二人 , 但只设

一人) 。

场面五人 , 计鼓板一人 , 正吹一人 , 司笛 ; 副吹一人 , 管唢呐、先锋 ( 长号 ,

开始演出时吹奏 , 和婺剧的叫法相同) 等 ; 弦锣一人 , 还兼管其它一些乐器 , 如三

弦等。还有茶锣一名 , 掌大锣 , 并兼烧茶水 , 所以又叫茶水。原来应该有三个副吹

的 , 其一吹笙。虽然新叶村昆班中有笙 , 但是因为没有人会吹 , 所以这一场面一直

是空缺的。

后台五人 : 头箱 , 管盔头 ; 二箱 , 管服装 ; 三箱 , 管刀枪把子 , 另有炊事员、

打杂各一人。

下面是新叶昆班的场面排列示意图:

二、半职业剧团时期

随着剧团规模和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 渐渐地 , 附近村落常常有人来约请新叶

昆班上门演出 , 并付给戏金 , 于是太子班纯粹的自娱自乐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换言

之 , 在这一时期 , 新叶村昆班以“义庆”为名 , 开始向半职业化剧团发展 , 并在此

阶段添置了十多个戏箱 , 演出实力大为增强 , 演出范围也从建德、兰溪交界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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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建德梅城、衢州龙游、金华汤溪等三个旧州府。戏班在一年中的演出时间并不固

定, 其中农忙时节还要回乡务农。演出前后有专人负责 , 称为“写戏”, 专由能说会

道、交际能力强的人充任 , 负责各地演出的事前联络 , 戏金数额、演出日程 , 甚至

演出剧目也由他和邀戏人共同议定。戏金一般是每场十三到十五担大米 , 每次演出

一般历时两天三夜。

他们的演出较多的是在庙会上———那一带庙会很多 , 如本村有三月三、劳村有

二月十、寿昌有二月八、李村有二月二等等 , 在这些日子都要举办庙会。演出地点

多为这些村宗祠所设的戏台。过年时一般不演出 , 而端午和中秋等节日若是有人来

请也可以演出 , 比如他们曾经在兰溪的一次庙会中和别的班拼台 , 演出剧目是 《白

蛇传》。有经济能力支付戏金的人家在婚丧嫁娶时也会请戏班进行表演。

1951 年 , 新叶村从兰溪县划归寿昌县 , 后在离村子不远处修建解放水库 , 义庆

昆班被改编成水库的文工团 , 称解放昆剧团 , 但其演出形式和内容都没有变化。虽

然是文工团 , 但也必须参加白天的生产劳动 , 晚上才演出。水库修成后 , 剧团名称

又改回义庆 , 称义庆昆剧团 , 也称新叶昆剧团。在这一期间 , 招收了新叶村昆班的

第三批学员, 约二三十人。现在村中还有多人为当时的学员 , 年龄已都在六十以上 ,

和第二批艺人相差二十岁左右。这一时期 , 新叶村昆班获得了不少的荣誉。1956 年

2 月 , 义庆昆剧团参加寿昌县首届民间音乐舞蹈大会 , 获得一等奖 ; 1958 年 , 寿昌

县并入建德县后 , 到建德梅城参加比赛 , 因唱腔委婉动听 , 获得团队奖 , 演出 《雪

里梅》 的叶昭耿还因表演风趣 , 唱做都达到一定水平而获三等奖。应该说 , 这是新

社会带给他们的变化。与此同时 , 新叶昆剧团的规模也达到历史最高点 , 有三十多

人 , 并出现了 A、B角。方圆四五十里只要有庙会 , 该团都会被抢着请去。文革前

夕 , 新叶昆剧团在兰溪做了最后一次演出后 , 因众所周知的当时的形势 , 剧团回村

后解散。所以, 这第三批学员所学不多, 大多只能唱自己所归属的行当的几支曲子 ,

身段还没有开始学, 剧团就解散了。文革中, 剧团的行头也被烧毁了。

文革后 , 虽然有叶昭标等老艺人的多方呼吁 , 但新叶昆剧团一直没有能够得到

恢复 , 其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 : 第二代艺人当时多已年过半百 , 心有余而力不足 ;

第三代艺人虽正当年 , 但文革前没怎么学到戏 , 文革后开始了包产到户 , 正是壮劳

力的他们也没有精力再学戏了。同时 , 行头已经烧毁 , 村民也没有再购置新行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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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力, 这事情就拖了下来。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一个事实 : 八十年代某一时期 , 建德文化局表示 , 如果新

叶昆剧团能够恢复 , 可以把当时建德婺剧团的一批行头送给新叶村。叶昭标等老艺

人建议村支书 ( 其姓名老人不愿吐露) 召集第三代艺人以白天劳动、晚上学戏的形

式拍曲学身段。但是村支书本人和以他为代表的许多村民因为文革而对昆曲颇为隔

膜 , 或者说 , 文革破坏了村里本来颇为兴盛的学习昆剧的传统 , 所以这个建议没有

能够得到采纳, 换言之, 新叶昆剧团在老艺人手上恢复的机会就此彻底错失。

三、新叶昆班的特色

( 一) 剧目

在演出剧目上 , 明显地重整本大戏 , 轻折子戏。在兰溪、建德一带农村演出 ,

观众往往要求场上人多 , 多翻多打 , 场面热闹 , 喜欢看 《金棋盘》、 《花飞龙》、

《通天河》、 《火焰山》、 《九曲珠》、 《翻天印》 等神怪戏 , 如 《翻天印》 一戏人物

多达四五十个 , 每个演员都要扮演好几个人物。这些神怪戏多出自 《封神》、 《西

游》 等故事。一些折子戏也同样讲究热闹、诙谐有趣 , 如新叶村昆班擅演的 《雪里

梅》 和婺剧的 《哑背疯》 情节相似 , 叶昭耿以花旦应工 , 一人扮两角 , 上半身演风

瘫之妻 , 下半身演聋哑之夫。将丈夫的假头和上半身绑在身前 , 下罩短裙 , 成男子

形状; 身后背风瘫之妻已萎缩的双腿。看上去就像丈夫背负妻子在行路。在行路过

程中 , 还要表现出翻山越岭的种种情状 , 并且边走边唱。表演上要求上半身演花旦

身法 , 下半身走老生步法 , 难度颇大。还有 , 《石室伏虎》 一折 , 由小生扮演济公

和尚 , 演出济公降伏一头伤人恶虎的故事。此戏演出也要求热闹 , 并且做出种种滑

稽可笑的动作。

当然 , 新叶村昆班偶尔也会演出一些现在一般的昆剧观众所熟悉的折子 , 如

《糟糠》、 《寄子》 等, 但是这些剧目都不受重视, 只是作为找戏, 即开场前的铺垫。

用老艺人的说法就是 : “这些细的找戏都是给懂戏的人和楼上的小姐看看的。”不

过 , 这些虽然被称为细曲子 , 有相对严格的格律 , 但是其唱法也不完全是习见的昆

曲风格, 速度很快, 且不甚讲究吐字和归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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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叶村昆班曾请著名金昆艺人伍竹庚教过戏———伍竹庚 ( 1901- 1985) , 《中国

昆剧大辞典》 中有其词条 , 为兰溪伍家圩昆腔班领班 , 金家昆腔班艺师。1959 年兰

溪金家昆班请其到金家村教戏 , 帮他们排演了 《火焰山》、 《九曲珠》、 《通天河》、

《花飞龙》 等戏 , 后来又两次到金家村作指导 6。而在去年刚刚重新发现的新叶村昆

班手抄剧本上就有伍竹庚做的要点讲解, 说明新叶昆班也曾请伍竹庚教过戏。

新叶村昆班过去曾有多个剧本 , 存放在工小花脸的叶昭勤家中。文革初期 , 戏

箱、戏服、戏具都被烧毁 , 手抄剧本在很长时间内不知所踪。2007 年 3 月 , 叶昭标

等老人经过多方寻找 , 终于重新找到 《火焰山》、 《通天河》、 《花飞龙》、 《蝴蝶

梦》、 《白蛇传》、 《铁冠图》 等十二个剧本。笔者所见这批手抄剧本中 , 凡金昆特

有的剧目就只有唱词和板眼, 没有工尺谱。因为金昆讲究场面 , 对音乐不是很重视 ,

加上曲牌有一定的通用性 , 所以没有工尺谱 , 但是艺人能基本掌握大概的唱腔。但

是 , 《铁冠图·刺虎》 等折里的 [ 端正好] 、 [ 滚绣球] 和 [ 脱布衫带叨叨令] 等几

支曲子却有完整的工尺谱 , 而且和 《粟庐曲谱》 基本接近。在这些剧本上 , 还有

“伍竹庚”三字。叶昭标老人说这些剧本就是伍竹庚所手抄。经浙昆张世铮先生等人

的鉴定 , 我们知道这些本子在浙江昆剧团的资料室都有相应的剧本保存。新叶昆班

的这些手抄剧本目前保存在叶昭标老人处 , 老人说 , 他想通过电脑打印等手段 , 将

这批剧本加以进一步的整理和保存。

( 二) 音乐

新叶村昆班的音乐和坐唱班一样。坐唱班主要是演唱金昆剧目中的曲子 , 讲究

热闹。新叶村昆班演唱时也不讲究“平上去入”和“字头字腹字尾”, 曲调简单 , 节

奏颇快, 显得质朴、粗犷。如 《断桥》 中的 [金络索] “曾同鸾凤衾”一曲 , 叶昭耿

和叶昭标完整地唱一遍用了 2 分 25 秒 , 而从现存世唱片上听 , 朱传茗唱了 4 分 55

秒, 王奉梅唱了 6分 36秒, 都大大长于叶氏老艺人的唱法。可见 , 新叶村昆班演员

所唱的速度是大大快于正昆演员所唱速度的 7。

新叶村昆班和金昆的其它剧团有着频繁的艺术上的交流 , 老艺人说 , 剧团场面

中的正吹 ( 主笛) 专门到武义宣平学习过吹笛技巧和曲牌 , 也有人就近在兰溪的金

家昆班学习过。1959 年 , 《十五贯》 一戏红遍全国 , 武义宣平昆剧团向浙昆学得了

此戏。新叶昆剧团就派人到宣平学演 《十五贯》。在学戏回来的排演过程中 , 发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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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曲子没有记住 , 他们也没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 考虑到每个曲牌都有相对固定的主

旋律 , 就用原有曲牌的旋律套用上去 , 如果实在没有相应的曲牌 , 那这支曲子就直

接跳过不唱 , 或者用念白来代替。换言之 , 并不是严格地照浙昆的方式演出的。叶

昭标老人还提到 , 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新叶村昆班一个班社里 , 兰溪金家昆班也

有这样的情况, 有时还更甚 : 在照剧本排演新戏过程中, 如果有新的曲牌没有学过 ,

就找一支相近的曲牌, 依腔填字, 把这支曲子唱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新叶村昆班艺人比较“死板”地认定曲牌就是定下了这支

曲子的基调 , 表示它应该在什么场合唱 , 是欢乐还是悲哀。例如叶昭标在示范演唱

《折桂记》 里 《产子》 一折中的 [山坡羊] 时 , 这样解释这个曲牌 : 因为晚上羊在山

坡上没有回家, 天冷了, 所以是很可怜的。诚然, [山坡羊] 确实适合表现缠绵、悲

伤的情绪 , 但是新叶村昆班艺人理解成羊很可怜 , 很明显是对曲牌的望文生义。因

为金昆的观众主要是农民 , 其艺人也不像家班艺人那样能够得到知识分子的调教和

指导 , 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 , 他们大多数人只具备初步断文识字的能力。所以 ,

这种就曲牌望文而生义的情况估计不仅仅是新叶村昆班所独有 , 很多金昆戏班都可

能存在类似的现象。

同时 , 由于长期和婺剧一起演出 , 他们也融合了婺剧的一些曲调来演唱 , 比如

乱弹、高腔, 场面的配备也基本和婺剧相同。

( 三) 念白

在念白上 , 新叶昆班的韵白基本上用的是带有明显金华口音的中州韵 , 唯小花

脸用“苏白”。叶昭标老人表示, 因为昆腔是从苏州传过来的 , 所以小花脸讲话应该

还是要用苏州话的。但是在笔者听到的老人所念的“苏白”中 , 其实只有一些很明

显的并且容易让观众记住的人称代词如“倷 ( 你) ”、“俚 ( 他) ”, 方位代词“落搭

( 哪里) ”等 , 才近似于正宗“苏白”, 其余的已经完全被本地方言所同化 , 听不出苏

白的特点了。这点和 《中国昆剧大辞典》 “金华昆曲”词条中所记载的“金昆艺人

早期与苏昆过从甚密 , 金昆艺人常去苏州搭班演出 , 配合默契 , 也向苏昆拜师学艺

⋯⋯在金昆学昆腔满五年后 , 无论什么行当 , 都要到苏州的昆班去跑龙套 , 以便能

模仿苏州的唱做, 一年后才能回金华上台正式演唱”的情况基本契合 8。而且, 由于

新叶昆班艺人文化程度不高 , 只能说当地方言 , 而且也只有当地方言才能让当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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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观众所理解、接受和喜爱 , 所以 , 他们的念白“金华”化程度很高 , 是很自然的

事情。同时 , 由于新叶村昆班的组建是在二十世纪初 , 赴苏学戏的传统已经逐渐松

弛甚至消失 , 所以小花脸所学的苏州话乃当地师傅所教。因为缺乏苏州话的语言环

境 , 在一次又一次的口耳相传中 , 他们的“苏白”从变味到改观也在情理之中。但

是他们对传统的坚持和对昆曲发源地苏州的尊重是毋庸置疑的。

四、新叶昆班出现并得到发展的原因初探

( 一) 新叶村一带昆曲基础深厚

金华、衢州、旧处州 ( 今丽水) 、旧严州 ( 今建德、淳安、桐庐一带) 历来是金

昆活动的主要地区 , 昆腔一直受到重视。当地人非常喜欢和推崇昆腔 , 喜欢看昆班

演出。过去的新叶村民当然也非常爱好昆腔 , 许多人将唱昆腔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

加上参加坐唱班、太子班对个人行为有一定的约束力 , 因此也得到家长甚至族长的

支持。而且 , 当地人喜好昆腔没有太多的功利意识 , 也少有人想到会将其作为自己

的主业。担任主吹、副吹的笛师 , 参加坐唱班前没有上过学 , 一字不识 , 也不识工

尺。平时以打柴为业 , 傍晚打柴回来 , 先到旋庆堂学吹一段曲牌 , 再回家吃饭。他

们所有能吹的曲牌都依赖于坐唱班时期的相互交流 , 口传心授。画家叶浅予先生

( 1907- 1995) 为旧严州府下属的桐庐县人, 他曾经这样回忆其幼年时期的看戏经历:

在长期的看戏过程中 , 也懂得了地方剧种的不同和演技 , 其中有杭州

的徽班、绍兴的高腔和乱弹、金华的昆腔和三腔 ( 三合班 , 也就是婺剧) 。

看昆腔时最感兴趣的是 《西游记》 里的孙悟空 , 一个跟斗 , 一把火 , 变成

了一个白骨精。9

叶先生的这段回忆说明了民国时期金华地区昆腔的盛行。

著名戏曲理论家戴不凡 ( 1922- 1980) 先生为旧严州府治所在地梅城人 , 据他回

忆:

164



我的故乡建德 , 在抗战以前 , 每逢迎神赛会需要做戏时 , 往往不惜派

人远道重金礼聘昆腔班。那时在我乡一般人的心目中 , 只有昆班是“大班

子”, 其余乱弹、徽班、三合等戏 , 似乎是“小班子”。记得我十多岁时 ,

越剧初兴 , 筱丹桂曾在建德上演 , 观众看了以后都说 : 这种“哀拉哀”的

调子也算是戏? 比起“大班子” ( 昆戏) 真不及一根毛呢! 由此可见金华

昆曲被人崇尚之一斑。10

昆曲在当地之受推崇也可以从其演出状况看出来。当地主要流行婺剧 , 婺剧是

包含了昆腔、高腔、徽戏、乱弹、滩簧、时调六种声腔的多声腔剧种 , 由能唱“高、

昆、乱”的“三合班”和能唱“昆、乱、徽”的“两合半”发展而来, 而不论“三合

班”还是“两合半”, 都需要能唱十八本昆腔大戏。如果有专门唱昆腔的班社在庙会

上和唱其它声腔的班社同时出现 , 也就是当地所说的“斗台演出”时 , 其它班社必

定要等昆腔班老大哥先开锣的。叶昭标老人说 : “我们这一带的祖宗爱好昆腔 , 地

位很高的 , 到了三月三 ( 当地庙会) , 能请到昆腔班就请昆腔班 , 只有请不到昆腔

班, 才请那些乱弹班的。”

( 二) 新叶村的文化氛围

新叶村是个文化相对发达的村落。它历来注重文教 , 叶氏第三世祖叶克诚主持

重乐书院时 , 这座书院曾请著名的理学家金履祥来讲学 , 叶克诚能和金履祥讨论理

学; 到明代, 曾有叶文山和叶一清父子就学于王阳明; 清代康熙年间有进士叶元锡。

村子里教育设施比较完备 , 除了书院外 , 还有私塾、义学。义学由宗族创办 , 有序

堂、荣寿堂的书房都曾经是义学之所在。后又在西山祠堂建起华山小学 , 该场地一

直延用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鼓励读书进阶 , 叶氏宗族对读书有成就者给以多种

形式的奖励———赴考发给盘费 , 考中功名分级奖赏 , 并记入宗谱。县试给银二钱五

分 , 府试给银二钱五分 , 院试给银三钱。举人每年能获谷六石 , 进士获谷八石。同

时新叶村还在村口建有抟云塔和文昌阁。村人将抟云塔称为文笔峰 , 把村后的玉华

山称为砚山 , 又称村中的南塘为墨池 , 而大地则是纸 , 如此笔墨纸砚俱全 , 以鼓励

村中子弟读书上进。抟云塔下的文昌阁也是读书人祈求文运的场地。在新叶村那一

带, 文昌阁和抟云塔是最高大华丽的建筑, 亦充分反映了村民对文化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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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叶村昆班是由坐唱班发展而来的。当地有李村、上吴方、赤姑坪、儒源等村 ,

这些村和新叶村一样 , 过去都有坐唱班。但是这些村的坐唱班在上世纪初所唱的声

腔不是昆腔 , 而是徽戏、乱弹等更受农民欢迎的声腔说明昆曲曲高和寡的情况在当

地也存在。老艺人认为 , 之所以是乱弹多、昆腔少的原因是因为昆腔太过文雅 , 不

像乱弹那样容易听懂。相对于其它村 , 因为新叶村的文化水平明显比较高 , 所以 ,

在其它村的坐唱班慢慢由唱昆腔改为唱乱弹、唱徽戏的过程中 , 那些村里昆腔水平

相对较高的人还被延请到新叶村来教唱昆腔。所以 , 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的新

叶村成为昆曲在当地最后的一块生存之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另外 , 还需要提一下的是 , 和附近其它村相比 , 新叶村是个单姓大村 , 昆班中

所有成员皆为叶姓 , 且为同族 , 每一批学员间论辈分也多是兄弟相称 , 如第一批艺

人多是“先”字辈 , 第二批艺人多为“昭”字辈。他们自小一起长大 , 召集议事、

排戏和练功极为便利 , 人际关系也较易处理。剧团是由自娱自乐性质的坐唱班发展

而来, 发展到半职业剧团时也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 , 所以较少经济上的利益冲突 ,

与其它职业剧团相比 , 较少内讧内斗 , 所以如果没文革等外来因素的强烈冲击 , 新

叶村昆班可能还会存续相当长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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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新叶昆班田野调查情况简表

( 郭梅、蒋羽乾: 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姓名 辈份 行当
年龄

( 2008 年)
采访时间 地点

叶先戴 第一代艺人 小生 96 岁 过于高龄无法采访

叶昭耿 第二代艺人

先 工 作

旦 , 后改

花旦

84 岁
2005 年 3 月
2007 年 2 月

叶昭耿家中

叶昭标 第二代艺人 二花脸 81 岁
2006 年 8 月
2007 年 2 月

叶昭标家中和新叶

村宗祠旋庆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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